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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留痕

聆 听 夏 声
刘昌宇

夏日向来以热烈的姿态奔赴人间，
无需刻意邀约， 便在声声自然絮语里，
铺展成一幅鲜活灵动的风物长卷。流年
盛夏，世间万物皆以独有的声响诉说心
事，声声入耳，点点入心，将盛夏的风情
与诗意，轻轻揉进岁月的褶皱里。

蝉鸣，是拉开盛夏帷幕的第一缕清
音。 入伏之后，暑气渐盛，街巷老树、庭
院梧桐的浓荫深处，便响起了此起彼伏
的蝉啼。 清越绵长的鸣唱穿过层层枝
叶，随风漫过巷陌人家，萦绕在青砖黛
瓦之间。 白日艳阳高悬，蝉声也愈发酣
畅奔放，层层声浪翻涌起伏，裹挟着盛
夏独有的温热气息，混着街巷间零星的
叫卖声， 勾勒出夏日最质朴的人间烟
火。古人曾以蝉鸣喻清高，这声声长吟，
不只是盛夏的喧闹点缀，更是烈日之下
生命蓬勃生长的告白，唤醒了慵懒的午
后， 也让整个夏日都盛满了鲜活的生
机。

夏雨，则是天地间慷慨奏响的激昂
韵律。 夏日的雨从无温婉含蓄之态，来
得迅猛又坦荡。乌云聚拢，暮色低垂，闪
电划破天际，狂风率先席卷街巷，摇得
枝叶簌簌作响。 转瞬之间，豆大的雨点
骤然坠落 ，敲打芭蕉 ，叩击青瓦 ，噼啪
之声错落有致。 大雨倾盆而下时，声势
浩荡如万马奔涌，洗尽尘世燥热，涤荡
街巷尘埃。 雨幕笼罩天地，庭前积水成
洼，孩童踏雨嬉戏的笑语清脆灵动，与
雨声交织相融。 雨势渐歇，檐间水珠垂
落，点点滴滴敲在青石之上，清泠余韵
悠悠散开， 为燥热的夏日添了几分温
润清雅。

晚风渡荷塘，又送来一抹温柔的夏
声。暮色浸染，晚风轻拂荷塘，层层荷叶
摇曳生姿，叶片摩挲间漾起细碎沙沙之
音。红莲静立碧波，悄然绽放，无声却似

有浅淡絮语藏于花间。 月下荷塘，流水
脉脉静淌，与荷叶轻响缠绵相依。 风中
莲蓬轻轻摇曳，隐约有莲子相撞的低哑
轻响，隐在连片碧叶深处。夜色渐浓，荷
香随风漫溢， 伴着田间蛙鸣悠悠飘荡，
荷叶露珠悄然滚落，坠入水面漾开圈圈
涟漪，把夏夜的温柔描摹得恰到好处。

暮色四合，田野里的蛙声便成了夏
夜的主旋律。 夕阳隐没山野，稻田里蛙
声初起，一声两声率先试探，转瞬便汇
成连片合唱，高低错落，浑厚悠扬。阵阵
蛙鼓回荡在稻浪之间，裹挟着淡淡的稻
花香，藏着庄稼拔节生长的期盼，也载
着农人对丰年的殷殷期许。田埂萤火点
点，轻盈飞舞，细微的振翅之声，默默为
这场夏夜合唱伴奏。 晚风拂过田垄，草
木轻摇，与蛙声相融，绘就一幅安宁又
丰盈的乡野夏夜图。

待到夜深人静，星月悬空，夜虫便
开启了浅吟低唱。 豆棚瓜架之下，纺织
娘的鸣声纤细悠长，如丝弦轻拨，温柔
缱绻。 墙角蟋蟀浅吟附和，声调高低错
落，婉转灵动。露水浸润草木，簌簌轻响
悄然漫开，与虫鸣交织成一张柔软的夜
网，笼罩着乡间院落。 晚风携着藤蔓花
果的清香，漫过竹窗，拂过凉席，声声细
碎夏韵，缓缓沉入人们的梦乡，沉淀出
夏夜独有的静谧与安然。

细品盛夏人间，夏声本是一场天地
合奏。 蝉鸣高亢，雨势雄浑，荷风轻柔，
蛙鼓悠扬，再加上孩童嬉闹、市井人声、
夜虫浅吟，种种声响汇聚相融，成了夏
日最动人的乐章。它们在骄阳下肆意飞
扬，在夜色里温柔沉淀，浸润着草木风
情，萦绕着人间烟火，把夏日的热烈、温
柔与丰盈尽数描摹。

静静聆听这满庭夏声，便觉岁月安
然，满心皆是盛夏独有的清宁与诗意。

酥瓜伴我过盛夏
张雪晴

今年是我淮飘的第三年。从初来乍
到的陌生疏离，到如今渐渐扎根的温暖
心安，淮南酥瓜，始终是我盛夏里最忠
实的“味觉伙伴”，也是我与这座城市最
温柔的羁绊。

俗话说：“夏吃酥瓜，清凉一夏。”每
到暑气蒸腾的时候，办公室里便被酥瓜
的清甜裹满，人手一个、互不谦让，就连
向来不爱吃水果、怕腻怕涩的我，也被
这口纯粹的清甜俘获。

一瓜入喉，便解锁了盛夏的正确打
开方式。 夏天的清甜，就从第一口酥瓜
开始。

头一遭见淮南酥瓜，我就被它的模
样给迷住了：翠绿的瓜皮滑溜溜、莹润
润，还裹着一层淡淡的白霜，像极了羊
角，小巧玲珑，宛如大自然精雕细琢出
来的精品。

指尖摸上去，细腻得不像话，轻轻
一掐，清甜的汁水就冒了出来，那股子
纯粹的瓜香， 立马漫得满鼻子都是，勾
得人心里直痒痒，恨不得立马咬上一大
口，解锁这来自淮河岸边的美味。

削掉薄得跟蝉翼似的瓜皮，里头是
嫩绿的果肉， 还泛着点淡淡的微黄，汁
水饱满得快要淌出来，连指尖都浸着清
甜。

咬上一口，半点涩味都没有，只觉
得脆生生、甜丝丝，清爽劲儿顺着喉咙
直钻心底，就跟把整个盛夏的日头和雨
露，都一并嚼进嘴里一样。

别看酥瓜在淮南街头随处可见，菜
市场、超市、路边摊贩，哪儿都能见到它

的身影，但要吃到最正宗的，还真得碰
运气。

我吃过不少地方的酥瓜，却始终觉
得， 没有在潘集本地买的那般甜而不
齁、脆而不面、汁水丰富，就像淮南牛肉
汤，只有在淮南本地，才能喝出那股子
地道的鲜香，这大抵就是“一方水土养
一方味”吧。

淮南酥瓜之所以能有这般独特的
清甜， 得益于潘集这片好地。 老话说：
“淮河岸边土最肥，种出酥瓜甜到眉。 ”
潘集酥瓜清甜多汁、味道地道，全靠当
地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

地处淮河沿岸淤积平原， 土壤肥
沃，富含养分；淮河的活水常年滋养，水
源干净又充足；昼夜温差大、光照足、雨
水适中，再加上农户们细心照料，顺着
时令慢慢养，才让这小小的酥瓜，成了
淮河岸边的“金字招牌”，闯出了名气。

如今，我每次去买菜，必不可少的
就是酥瓜。

看着摊位上翠绿的酥瓜摆得整整
齐齐，裹着淡淡的白霜，透着新鲜劲儿，
往来的食客，不管老的少的，男的女的，
大都愿意停下脚步，买上几个，尝一口
这清甜，嘴里还念叨着“这酥瓜，真对味
儿！”这便是淮南盛夏最动人的烟火气。

闲暇时，拿起一个酥瓜，咬一口酥
脆清甜， 仿佛淮河的风就在耳边吹拂，
田埂里的瓜香在鼻尖萦绕。

于我这个淮飘而言， 这口酥瓜，不
仅解了盛夏的暑气，更藏着我在淮南三
年的时光与牵挂，一口下去，皆是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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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正巧

平素闲暇，我爱翻几卷闲书 ，偶有
兴致，便记下几段人间细碎。 昨日，妻笑
着打趣：“你写山河万里、 人情冷暖，怎
从未写过我？ ”恰逢周末，岁月安然，烟
火寻常。 我便拾掇心绪，浅浅落笔，记一
段我与她的过往。

我俩的缘分，始于老家小镇一场寻
常饭局。 彼时堂姐在镇小学任教，热心
为我牵线，约了相亲之人，在万家饭店
相见。 我们刚踏出校门， 恰与她悄然
相逢。 经堂姐引荐才知，她是堂姐同事
家的女儿，正在读中专，暑假归家，居所
就在学校宿舍前院。 堂姐性情热忱爽
朗，不由分说，当即拉着她一同赴宴。

席间， 堂姐和原定的相亲之人谈
笑风生，唯她静坐一隅，温婉沉静，寡言
少语，偶尔抬手轻捋耳畔碎发，动作轻
柔，似生怕惊扰了旁人。 我数次悄悄抬
眸望去，见她肤白如瓷，眸清如溪，盛着

少女独有的澄澈与温柔， 一眼便入了
心。

数日后，堂姐问询我的心意。 我婉
拒了原定的相亲对象，托堂姐探问她的
心意。没过几日，堂姐便捎来佳音。自那
之后，我常常骑着自行车，奔赶十几里
路去学校外等她。 有时只是闲聊片刻，
有时并肩漫步乡间小路。 时光如清溪缓
缓流淌，情意便在这些细碎日常里悄然
生了根。

相恋后，我便请媒人上门提亲。 她
的父母与伯父满心顾虑：我家地处偏僻
农村，家境普通 ，担心女儿嫁过来会受
苦。 可她心意坚定，在家人面前细数我
的品性良善，执意与我相守。 正是这份
偏爱与坚定，让我们最终走到了一起。

时光匆匆，冬去夏来，从相识、相恋
到相守，一晃二十八载。

此生莫大的幸运， 是儿女双全，凑

成圆满“好”字。 女儿勤学笃行，学有所
成，毕业后扎根省城教书育人，日子安
稳和顺；儿子潜心治学，深耕学业，如今
攻读硕士，前路明朗坦荡，未来自有万
般可期。

当年一场偶然相遇，历经二十余载
烟火淬炼，早已褪去年少悸动，沉淀为
血脉相连的亲情，化作此生难以割舍的
羁绊。 我生性散漫，不善打理家事，家中
大小琐碎、柴米油盐，皆由她一人默默
操劳、悉心打理。 四季衣物被褥，件件收
纳妥当；寒来暑往，时时叮嘱冷暖。 孩童
幼时夜夜啼哭， 是她披衣起身温柔安
抚；儿女成长路上迷茫困惑，是她耐心
开导，温柔托举……她性情温和 ，素来
轻声细语，从无疾言厉色，却以一身柔
韧，撑起烟火人间，护住阖家安稳。 初见
时的青涩娇羞， 历经半生烟火磨合，早
已沉淀为三餐四季的默契、四目相对的

懂得、平淡岁月里的双向奔赴。
世人常说，漫长的婚姻 ，终会被柴

米油盐磨去浪漫，消磨温情。 可于我而
言，岁月从不辜负真心，平凡烟火从不
是深情的桎梏， 而是岁月最温柔的馈
赠。 那些朝暮相伴的日常，细碎温暖的
点滴，褪去浮华与喧嚣，才是人间最踏
实的幸福、最长久的安稳。

相逢自是三生幸 ， 知遇方为上上
签。 人这一生，也许到了中年才终会明
白：富贵荣华皆是浮尘，名利得失皆为
过客。 真正值得珍惜的，从不是惊鸿一
瞥的惊艳，而是细水长流的陪伴；不是
轰轰烈烈的奔赴， 而是烟火人间的相
守。

岁月漫漫，冷暖相依，此生能得一
人倾心相伴，岁岁朝夕、风雨同行，便是
我穷尽半生，抽到的最安稳、最珍贵的
上上签。

举 手 的 勇 敢
祝 云

作家杨照在 《我想遇见你的人生》
一书中，有篇叫《日常英雄》的文章。 文
章里描述的是一群在公园打篮球的小
孩。 他们毫无章法，最糟的是一个穿深
蓝短裤的男孩，他投篮不准，传球会偏
歪，而且不会接球。因为他怕球。球朝他
的方向去，他就本能地躲。 他愈躲，愈不
懂得用手接球， 就愈是容易被球打中，
于是就愈怕球。

或许是不愿孤零零一个人被隔在
场外吧，“蓝短裤” 坚持在场里跑来跑
去，人家在打篮球，他却像在玩躲避球。

后来，一位黄上衣的男孩抓住 “蓝
短裤”，把他拖到旁边，拿起另一个球，
开始教他如何接球。 “黄上衣”先站得很
近，轻轻传球，一次又一次，然后慢慢站
得远些，再轮流用反弹球和空中飞球丢

给“蓝短裤”。 整个过程没有训斥，没有
嘲笑，有的是微笑、耐心和鼓励。 当“蓝
短裤”再次上场的时候，他不再觉得接
球那么难，而是感受到如果他要、如果
他努力，他就可以接到球。 是他自己的
选择，他自己的行为，决定了能不能接
到球。

让人感动的是，那个黄上衣男孩竟
然如此自然地做到了许多老师做不到
的事。 他的方法很简单，只是让“蓝短
裤”相信自己。

读过《红字》的读者，大抵都知道，
美国大文豪霍桑若不是有妻子苏菲的
全力支持，他可能无法在文坛上占有一
席之地。 霍桑未成名前是个海关的小职
员，有一天，他垂头丧气地对太太说，他
被炒鱿鱼了。 他太太听了不但没有不满

的表情，反而兴奋地叫了起来：“这样你
就可以专心写书了。 ”

“是呀，”霍桑一脸苦笑地答道，“我
光写书不干活，我们靠什么吃饭呀？ ”

这时苏菲打开抽屉，拿出一叠为数
不少的钞票。 “这钱从哪里来的？ ”霍桑
张大嘴，吃惊地问。

“我一直相信你有写作的才华。 ”苏
菲解释道，“我相信有一天你会写出一
部名著，所以每个星期我都把家庭费用
省一点下来，现在这些足够我们活一年
了。 ”

有了太太在精神与经济上的支持，
霍桑果真完成了美国文学史上的巨著
《红字》。 由此，我想到了朋友给我讲过
的她小时候的一段经历。 她说她上小学
的时候，老师每一次提问，她都举手，尴

尬的是，她却常常回答不上来。
为什么不会，还要举手？ 她说：如果

老师提问时她不举手，怕会被同学们笑
话。 于是，老师就和她约定，当她真会的
时候就高高地举起左手，不会的时候就
举起右手。 渐渐地，她越来越多地举起
骄傲的左手，越来越多、越来越好地回
答老师的课堂提问。 这个本可能在嘲笑
中越变越差的孩子，最终从差生成长为
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大学毕业后的她，也成了老师。 她
和我家读高中的女儿谈论学习时 ，总
是喜欢说起这事。 她说，其实每个孩子
都很优秀，都是上帝派到人间的天使。
你要记着，当你认为正确的时候，要高
高举起自己的手 ， 让你的全班同学都
看到……

槐 香 漫 过 五 月 的 檐 角
安伟光

起了风。
是那种轻轻的 、酥酥的风 ，从南边

来的，带着些微湿润的暖意。 它不声不
响地漫过屋脊，绕过电线，然后悄悄地，
把什么味道送到了窗前。

我放下书，深深吸了一口气———是
槐花。

这味道太熟悉了，清淡，绵长，又带
着一点甜。 它不像玫瑰那样热烈，也不
像茉莉那样分明，倒像是记忆本身的滋
味：模模糊糊的，却又挥之不去。 我推开
窗， 巷子里的槐香便一股脑儿涌进来，
满满地充塞了整间屋子。

五月了，日子过得这样快。 前几天
还觉得春寒料峭 ， 转眼间 ， 浅夏就到
了。

这条巷子是老的。 青石板的路面，
被岁月磨得光润 ； 两边的瓦房挨挨挤
挤，檐角翘起，像老人张望的眉眼。 巷口
那棵槐树，也不知活了多少年 ，树干粗
得要两人合抱，树冠撑开，像一把巨大
的伞。 每到这个时节，满树的白花便开

了，一串串垂下来，沉甸甸的，却又不觉
得重。

风又来了。 这回是接连不断的，一
阵接着一阵。 槐花便簌簌地落，像下了
一场薄雪。 地上铺了薄薄一层白的，踩
上去软软的，有些可惜，却又觉得美。 隔
壁的王奶奶在院子里择菜，抬头看了看
树，笑着说：“今年花开得好，香得人都
醉了。 ”她的声音不大，在风里飘着，和
花香混在一起， 竟分不清哪是声音，哪
是味道了。

想起南宋词人姜夔的句子 ：“东风
夜放花千树。 ”虽是写元宵的灯火，用在
这里倒也贴切。 只是这槐花不是“放”出
来的，倒像是风一点一点“酿”出来的，
酝酿了一整个春天，到了五月 ，才舍得
拿出来。

巷子深处，有几家的窗台上摆着花
盆。 月季开得正盛，红的、粉的、黄的，热
热闹闹；蔷薇爬满了半面墙，密密匝匝
的，像一挂花帘。 风过处，各种香气便交
织在一起———槐花的清、 月季的甜、蔷

薇的幽———分不清你我，只觉得整个人
都被浸透了，从头发丝到脚趾尖 ，都是
香的。

我索性搬了把椅子，坐在屋檐下。
阳光从槐叶的缝隙里漏下来，碎碎

的，像撒了一地的金箔。 偶尔有一两朵
槐花落在膝上 ，小小的 ，白白的 ，像停
歇的蝴蝶。 我不去拂它，由它落着。 这
样的时光是经不起惊动的，一动 ，就散
了。

这让我想起朱自清先生笔下的《匆
匆》：“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
了，有再青的时候。 ”可这样的五月，这
样的槐香，这样的午后，过去了，怕是要
再等一年的。 一年，说长不长，说短不
短，可谁知道明年的此时，自己又在哪
里，心境又是怎样呢？

巷口传来卖豆腐花的吆喝声，拖得
长长的，在巷子里回荡。 声音也是旧时
的味道，不急不躁，和这浅夏的光景很
相称。 王奶奶买了三碗，给我端了一碗
来。 豆腐花是热的，浇了红糖水 ，嫩嫩

的，滑滑的，吃下去，甜到心里。
“今年的槐花开得久。 ”她说。
“是呢，都半个多月了。 ”我说。
“再过几天就要谢了，趁着好天气，

多闻闻。 ”
我点点头，没有说话。 有些东西就

是这样，知道它要走的，便格外珍惜。 就
像这五月的风，这满巷的槐香 ，这温温
软软的浅夏时光。

太阳渐渐西斜了 ， 光变成了橘黄
色，柔柔地铺在石板上。 槐花的影子被
拉得长长的，摇摇晃晃。 风又起了，这回
大了些，吹得树叶哗哗响。 更多的花落
下来，落在屋檐上，落在窗台上，落在我
的肩上。

我站起身，抖落一身的花瓣 ，走进
屋里。

槐香却不肯走 ，跟着进来了 ，在屋
子里慢悠悠地转。 我知道，今夜怕是要
枕着这香气入梦了。

浅夏的五月， 因为这一树槐花，便
温柔得不像话。

仙 境 陆士德 摄


